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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技术驱动变革，是当下教育应对内外部挑战的重要共识。

在技术推动教育变革的各种形态中，大致可以归纳出两条线路：

一是教育生态体系的重塑。生态学认为，人类和其他生物

一样，生活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生物与环境之间会形成紧密

的关系。教育同样如此。受新技术应用的推动，新的教育现实

不断显现。

比如，人工智能的教育应用，催生出一个新词：massive
individualized learning, 有人把它翻译为：大规模个性化学习。

这种说法在传统教育中是矛盾的、对立的。因为规模意味着大

批量、集中教学，意味着统一、同步、无差别，而个性意味着异步、

差别对待，意味着区分、不同。人工智能的出现，却把这两个对立

矛盾的语词合二为一，创造出一种新的教育现实。
其他的新教育现实也因技术的应用被人们反复提及，比如，

1）教育数字化转型；2）教学走向人机协同及自动化；3）学习走
向定制化和终身化；4）管理走向创新协作的智能治理；5）评估
朝向高精度、实时性和全面性拓展；6）数字化、集成性、交互
性和多元性的智慧教学生态成为高校教学系统的演进方向，等
等。可以说，技术应用催生出的新的教育现实，已贯穿于学生
从入学到结果评价的整个过程。一句话，技术作为一种中介，
已经在悄悄地改变和重塑新的教育生态系统。有人甚至将这种
转变称之为：工业文明时代的教育转向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

二是触动教育理论的变革。理论是基于实践概括出来的科

学知识系统。教育实践体系的变革要求教育理论作出回应。比

如，元宇宙有虚拟和现实两个主体，有虚实两个世界，这些超

出传统教育理论解释能力的现象，需要寻求新的理论架构。

这两种变化中，前者无疑占主动，进展也更显眼些。技术应用

的商业利益，教师、校长对新技术应用成效的期待，以及技术社会

的整体发展，都是背后强大的驱动力。后者相对更被动，变化也缓

慢些，它依赖于前者的带动，难度也更大。已有的零星、个别、点

滴的认识或洞见，显然还不足以称为新的理论体系。本刊曾多次邀

请学者围绕这一新课题展开探讨，但迄今还在等待满意的成果。
当然，有人也会认为教育实质上没有变化，仍然是教师教、学生

学。技术带来的变化是细微的、毫末的，不足以大惊小怪。这种观点
显然不能说错。只是依照这种说法，我们也可以说，跨越万年的人类
社会也可以说没变，一直是个人或群体围绕着生存和发展而在与自然、
社会的抗争中繁衍前行。所以，变与不变，差异仅是衡量尺度的不同。

最后，关注教育变化，目的只是为了更好地把握教育发展脉搏，
为我们在变动的社会中赢得更多主动，持续推进教育进步。

 


